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
已经成为全党全社会的共识和行动，
成为新发展理念的重要组成部分。

——习近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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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不负青山人不负青山人不负青山，，，青山定不负人青山定不负人青山定不负人
——余 村 十 八 年余 村 十 八 年

开栏的话：20年前，时任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同志经过深入调查研究和系统思考谋划，擘画并实施了“八八战略”这一省域发
展全面规划和顶层设计，引领浙江开启伟大变革之路。20 年来，一张蓝图绘到底，一任接着一任干，久久为功，锲而不舍，浙江实
现精彩蝶变。本报今起开设《第一视点》专栏，循迹溯源，深入讲好习近平总书记的故事，阐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呈现浙江贯彻“八八战略”的生动实践，激励全省干部群众坚定不移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道路，在推进共同富裕和中国式
现代化建设、奋力打造新时代全面展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重要窗口征途上奋楫前行。专栏开篇推出长篇蹲点报道

《人不负青山，青山定不负人——余村十八年》，忠实记录安吉余村探索绿色发展之路的故事，生动展现习近平总书记“绿水青山就
是金山银山”理念的真理伟力。

余村，4.86 平方公里的村域面积，在 960 万平方公里国土
之上，实在微不足道。在浙江 1.9 万多个村中，她也是普通的
一员。但余村却又是中国发展历史中，不平凡的存在。

2005 年，时任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入村调研，首次提出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深刻阐释了生态环境保护和经
济发展辩证统一的关系。

2020 年，习近平总书记再访时指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
银山”理念已经成为全党全社会的共识和行动，成为新发展理
念的重要组成部分。

十八年来，这一理念指引着余村蝶变——
仿佛是一种巧合：余村本就有座山，名为青山，藏着金矿，

只不过成色太差，村里“开青山、挖金矿”的路没走通。
但是，真理伟力让余村圆了梦。
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道路，上下求索，余村的环境在

变、产业结构在变、人的命运也在变，青山真的成了金山！
小小村庄，恰是浙江生态文明建设的缩影，也是中国式现

代化浪潮中的一朵夺目的浪花。
在首个全国生态日前夕，我们深入余村蹲点一个月，回望

其走过的路，从一次次徘徊路口、一次次坚定方向的探索历程
中，看到一个村庄的巨变，也感悟到真理指引之下一个国家的
选择、一个民族的希望。

（一）山茫茫，前路何处寻

秀丽的天目山脉，蜿蜒西南，其间孕育了实证中华五千年
文明史的良渚文化；延伸东北，余脉收尾处就在湖州市安吉县
的余村。

故事从这里开始。
上世纪末至本世纪初，中国经济社会结构发生深刻变化，

处于高速发展阶段的浙江率先感受到“成长的烦恼”，日益突出
的环境污染问题成为症结所在。

1996 年，国务院向江苏、浙江、上海下达了限期治理太湖
流域水污染任务；次年，“零点行动”方案确立，要求至 1999 年
1月1日零点，太湖流域工业企业污水必须达标排放。其后，国
家环保政策越来越严。

2002 年，习近平同志一来到浙江就特别重视生态环境保
护。他在主持省委十一届二次全会时提出，积极实施可持续发
展战略，以建设“绿色浙江”为目标，以建设生态省为主要载体，
努力保持人口、资源、环境与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不久后，
习近平同志提出实施“八八战略”，其中一条就是“进一步发挥
浙江的生态优势，创建生态省，打造‘绿色浙江’”。

时代潮涌推动之江大地的巨变，涟漪泛进了小小的村庄。
那是2003年夏天的一个早上。
狭小的村委会会议室，里一圈外一圈挤着20多个人，村民

代表会议正在召开。大家的脸色半明半暗，有人愤慨，有人疲
惫，有人惆怅。

议题大家心知肚明：关于一个水泥厂和三座矿山的去留。
这件事不知道被拿出来讨论了多少遍，却总是没个定论。

改革开放以来，全社会跳动着发展经济的欢快音符，中
国进入创富好时节。穷到做梦都梦见“地上泥变成米”的余
村人，发现家门口的山石是天然建材。石头烧成灰，能做砖
头、水泥。

一时间，靠着石头，村民富了，余村也从“贫困村”变成“富
裕村”。村民终于喝上了自来水、接上了电话线，还竖起了全县
第一口卫星电视“大铁锅”。

但是青山秃了，绿水黑了，漫天开出的都是黑白渐层的“烟
雾玫瑰”，成片的竹林浸染的是枯草的黄，路上的人从身上到脸

上都灰扑扑的⋯⋯
谁不知道绿色好！但厂子要是关了，老百姓怎么办？一年

几百万元的村集体收入，岂不“啪”一下没了？蒸蒸日上的生活
还能维系吗？

“整个浙江都在讲生态、讲绿色，我们村哪里沾得上边？”村
党支部书记鲍新民脸型瘦削，一副书生面相，但语气坚决。

他站起身，攥紧的拳头抵在桌上，犀利的目光扫过全场，
“今天必须把问题解决！”

推动余村改变的不仅是时代的浪潮，还有那无法回避的切
肤之痛。

“富裕村”余村的另一个别名，叫“残疾村”。每天，矿上大
大小小炸几百炮。山下老人是无法安享晚年的。他们的心，半
颗牵着矿上上班的儿女，半颗挂着好动想跑出去玩耍的孙儿。
炸飞的石头，从来不长眼。压断了腿的，撞断了手的，还有被炸
山炸死的、被石头压死的⋯⋯噩耗隔三差五传来。

比石头更难躲的是石灰。它溜进鼻腔和咽喉，滑过气管，
直抵肺部。人们刚开始不觉，后来会咳嗽、咯血、呼吸困难。诊
断书上三个字：尘肺病。医生解释：石灰一层层黏在气管和肺
里，遇到水汽，就凝固成了水泥，肺里灌了水泥可不得把人憋
死？人们大惊失色，大把的钱撒进医院。

“要钱还是要命？”村委会主任胡加仁接过话，抬起胳膊，蜈
蚣一样的疤痕格外扎眼。这是被炸飞的矿石划伤的。

心一横、脚一跺，大家终于决定：当年关停水泥厂；2005
年，矿山承包一到期就关停。

厂关停了，然后呢？学着隔壁村搞搞小饭馆？仗着竹林搞
竹制品工厂？还是出去打工？

会议在一个个“问号”中散场。
不过，村干部还是得挨家挨户传达决定，动员村民另谋生

路，告诉他们方法总比困难多，告诉他们留得青山在不怕没
柴烧。

那些日子，村干部得到了不少支持和肯定。但是，不理解、
不支持的村民也不在少数，有村民还拿着碗筷在村委会办公楼
前敲得“咣当咣当”响⋯⋯当然，更多时候，他们面对的是一双
双眼睛，闪烁着无助、迷茫、期待⋯⋯

一个最直观的数据：2004年，村集体收入从300万元直线
下滑至20万元。

好几次，胡加仁都会去村里那棵百年老银杏树下，看着枝
丫上新发的嫩芽，默默地发问：你说我们的路到底怎么走啊？

发展的道路，从来都不是笔直的。人类在历史的每一个关
键时刻，常会站上十字路口。

银杏树不会作答。
勇敢的探路人，需要一束能击破迷雾的光。

（二）一席话，顿使天地宽

又是一个夏日。2005 年 8 月 15 日，时任浙江省委书记
习近平到余村调研民主法治村建设。

就在两年前开村民代表会议的那个会议室里，习近平同志
问得多，村干部答得也多。话题很自然地转到了生态保护上。

面对省委书记，鲍新民有些紧张，一紧张，普通话就更说不
好了，干脆脱稿。“我们通过民主决策，关了矿山和污染企业。”
汇报到这里，他的声音低了下去，底气不足。

在那个习惯把 GDP 作为判定工作好坏标准的时期，到底
该走怎样的发展道路，发展又是为了什么？寻求这些问题答案
的，不只是余村，更是整个浙江，甚至整个中国⋯⋯

“你们关矿停厂，是高明之举！”
习近平同志面带笑容，果断明了地说，“过去我们讲既要绿

水青山，又要金山银山，其实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本身，它
有含金量。”

他还讲了一个新鲜词——“逆城市化”。“安吉是宝地，离上
海、苏州和杭州，都只有一两个小时的车程。经济发展到一定
程度时，逆城市化现象就会更加明显，一定要抓好度假旅游这
件事。”

这就是那束击破迷雾的光啊！
一字一句，口口相传，进了村民的耳朵。
一则以喜——

“省里领导说我们矿山关得对！”
“还说绿水青山是宝贝，能变金山银山。”
一则以疑——

“城里人真愿意来村里吗？”
此时，绿色的种子已然埋进余村人的心里。
但走通这条路并不容易。
矿关了，但生态还没完全恢复。把“绿水青山”变成“金山

银山”，首先得让村庄变美——
曾被运输车碾得坑坑洼洼的村道修整一新；因挖矿被破坏

的山体得到生态修复；曾经枯黄的竹林长出新笋，成了林业观
光园区⋯⋯

与生态环境整治同步，村民也自发开始了对生态产业的
探索。

“喏，你们听听，省委书记都说度假旅游好，我就不信我干
不成！”潘春林食指敲得木头桌子梆梆响。

不到一米七的个子，薄薄的身板，眼里迸出亮光。从身材长
相到经商头脑，他都是个典型的浙江汉子。矿山关停后，他拒绝
堂哥合伙开竹制品加工厂的邀请，和妻子掏出60万元家底，又
向银行贷了一大笔钱，开出农家乐——春林山庄。

“逆城市化”。这四个字，潘春林牢牢记住了。
2005 年 9 月开始，每隔一段时间他就去上海“开源”，专跑

中高档小区、老年人多的广场，分发自己制作的传单，一去就是
三四天。

一天，发完传单的潘春林回到旅馆房间歇歇脚。桌子上放
了上海畅销的《新民晚报》，一整版的分类广告黏住了他的目
光。招工的、招商的，大大小小、密密麻麻，像极了丰收的水
稻田。

按着提示，他打去电话：“喂，我想做广告⋯⋯600 元一期
吗⋯⋯好，我买我买！”

大概 3 年时间，《新民晚报》上，不定期会出现一块“豆腐
干”——只有简单几个信息：春林山庄，每人 100 元，3 天 2 晚，
包吃包住，电话xxx。每次广告至少能招来大半个月的客源。

余村里，这“山庄”、那“山庄”，像春笋一样往外冒，吸引城
里人来吃农家饭、摘农家果、捞农家鱼、戏农家水，体验一把“采
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生活。

绿水青山回来了，人来人往多了，金山银山也有眉目了。
真理之光照亮余村，人们越来越深切地体会到“绿水青山

就是金山银山”的真正含义，生态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不是矛
盾对立的关系，而是辩证统一的关系，把生态保护好，生态就会
有所回馈，更加坚定地走上了绿色发展之路。

如今，整个中国开辟了一条又一条由“绿水青山”通向“金
山银山”的大道——

同在安吉的鲁家村，将闲置山林等生态资源变为资本，入
股进村项目，撬动了数亿元社会投资；

浙江遂昌大田村，发布了全国首份村级 GEP（生态系统生
产总值）核算报告，让生态产品有了清晰价格；

内蒙古大兴安岭的北岸林场，围绕“林”字做活“绿文章”，
发展森林旅游，实现了“不砍树照样能致富”；

福建三明常口村，生态公益林可折算成碳减排量进行交
易，村民不砍一棵树，靠卖碳票就能挣到钱；

⋯⋯
思路一变天地宽。以余村为起点，“点绿成金”的新奇迹在

全国各个角落上演。

（三）日日行，骐骥终一跃

在“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指引下，余村的美丽画卷
徐徐展开。但时代总是给探路人提出新要求，余村人的认识还
在不断深化，路径还在不断升级，把绿水青山建得更美，把金山
银山做得更大。

2008 年，安吉吹响“中国美丽乡村”建设号角。前行中的
余村，却遇到了难处。

首先，是人的问题。村两委班子青黄不接，更别说“杀出一
条血路”。5 名村干部，最年轻的潘文革也快 50 岁了，急需注
入视野更开阔、精力更旺盛的年轻血液。

他们招回了俞小平等一批年轻人，有的加入村两委班子，
有的回村创业。

我们第一眼见到俞小平，就觉得像六小龄童。了解他的
人说：小平猴精，能说会道。他在余村矿上当过会计，后来闯
荡金华、宁波，干过财会工作，也做过电脑生意，是见过世面
的人。

说起当村干部这事，他还有些难为情，当时他更想在外面
挣钱，是镇上干部硬生生把他拽回来的。

当年，天荒坪镇党委副书记朱求麟抓着俞小平的手说：“一
个月算 3000 元，十年能赚 36 万元。余村一共 36 名党员，每人
给你投了一票，你觉得 36 个人的信任值不值 36 万元？我知
道，余村的工作不好干。这样吧，你实在想赚钱不想回村，下次
党员大会自己表个态，让大家不要投你。”

最终，俞小平硬着头皮做了这个没有让他后悔的决定。
其次，是钱的问题。村集体经济收入断崖式下滑，可是保

洁要钱、冷水洞矿坑除险加固要钱、修补从中心村到矿山的破
损村道要钱，有去项，没进项，账户里的钱像水一样“哗哗”流
走。余村没“余粮”了。

幸好村里盘来盘去，还有些家底。腾出了老校舍、老厂房、
老村委会办公楼，拆掉了鞋厂、羽绒厂、服装厂，靠着物业出租
和工业用地指标置换，村集体经济年收入重新回到200余万元
水平。

最重要的是，乡村产业结构如何与时俱进？
关矿后，竹制品加工产业被视作“生态工业”，与农家乐相

伴而生。但剖竹子、洗竹筷，还是会产生粉尘和污水；晾晒竹
丝，多多少少影响村容村貌。

2013年，随着党的十八大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
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
程，浙江掀起新一轮生态环境综合整治潮。“五水共治”和“三改
一拆”拉开序幕，势如破竹，倒逼产业结构转型。

“赵哥，来，先抽根烟！”一簇火苗凑了上来。
“唉，你让我再想想⋯⋯”猩红的烟头烧出焦灼的气氛。
“总书记当年说，我们这里是块宝地。这两年生态好了，游

客多了，晚上广场放电影，城里人和我们坐一起看。把厂拆了
以后，环境更好，人不是会更多？这是机遇啊！”

点烟的人，正是俞小平。抽烟的人，名叫赵水根，同龄人还
在水泥厂、矿场干活时，他早早办起竹制品加工厂——山上砍
来毛竹，剖成竹丝或圆棒，清洗晾晒后制作竹筷竹席，每年净利
润足有30万元！

他知道，俞小平是来做思想工作的。前两日，他突然接到
了一封通知书：工厂即日关停。

这些无力转型的家庭作坊、规模不大的工厂，村里是彻底
清退，还是给它们留条后路？

这一幕何其相似，老村委会办公楼里的“矿山关停之争”历
历在目。

“要坚定不移地走自己的路，有所得有所失。”习近平同志
当年的嘱咐，敲得他们的心“咚咚”直响。

这一次余村没有犹豫，更加坚定地发展绿色产业。
（下转第二版）

图为风景秀美的安吉余村图为风景秀美的安吉余村。。


